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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这么大，他俩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过分地对待过他俩所遇见的任何牛马猪狗，任何一个有生命的蝼蚁虫蝇，甚至于一花一木

一石，他俩都视为有灵之物，常与它们诉说苦难，诉说他俩的美好愿望。苯布说，万物有灵，人只有融入万物，与天地草木和谐共处，才能像

运转不息的日月星辰，如亘古不变的雪山江河，获得无上的永恒之境。

——《嘉绒传奇》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第2528期】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编辑：陈雪峰

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

康巴文学
拉斯白姆达颓然瘫坐在水

污油黑的地上，一个恪守本分，
碎铁锻银的汉子，被这突如其来
的变故击垮了。他早就听闻白利
拉姆的行为，早就听闻她寝宫中
时常囚禁着数十名男子供她享
乐。他以为之前白利拉姆对他说
的轻薄、挑逗的话，只是说说而
已。却没承想到，这个恶妇早已
盯上了他。

拉斯白姆达像是一具没有了
魂魄的行尸走肉，他不知道是怎样
走出官寨，又是怎样走回了家里。

天不知什么时候就黑了，窗
外是冷清的夜空，一弯镰刀状的
新月孤独无依地挂在天际。

色斯满在一个破碗里点上松
光，放到三个石头支起的锅庄边拉
斯白姆达身旁，接着从热在锅庄上
的铜锅里，取出几个豌豆馍馍，舀
了一碗酸菜汤，都放到两张木板拼
成的掌盘里，双腿并拢斜坐到拉斯
白姆达身边。她取起一个豌豆馍馍
递给拉斯白姆达，但拉斯白姆达却
置若罔闻，浑然不觉，一直保持着
盘腿、垂肩、低首、无语的姿态。她
感觉拉斯白姆达今天特别地反常，
往常回家，不管她多累多疲惫，他
都抢着帮她做饭做家事，向她讲述
一天的活路，以至于她都成了大半
个银匠了。他俩结婚虽不过五天
半，但头箍的打制流程，一对耳环
所需材料，一件酒壶的比例，甚至
银与铜的火候、淬火时间等，她已
完全烂熟于心了。而今天，他可是
怎么了。

色斯满站起身来，用手掌贴
在拉斯白姆达的额头上。他的额
头出奇地冰凉，全然没有了往日
的温暖。他是不是病了？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她关
切地问。“没，没有。”拉斯白姆达
好似从噩梦中惊醒，仓皇地看着
他的妻子，惊慌地说。

色斯满从没看到过拉斯白姆
达这种异样的神情，她更加不安
起来，跪到拉斯白姆达面前，紧紧
握着他的手急切地说：“到底是怎
么了？你说啊！”她的声音都有些
变了调。拉斯白姆达并没有回答，
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色斯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
她与他从小一块长大，她是最了解
拉斯白姆达的人。这么多年，她没
有看到有什么困难能够击垮他。饱
经风雨磨难，他都坚强地挺了过
来。而这次，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
很大，大到连他坚韧乐观、顽强不
屈的性格也无法抵挡的困难了。

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色
斯满伤心地痛哭起来。在甲尔布
的天底下，只有他们才能谈情说
爱，只有他们才能谈婚论嫁，而作
为他们的百姓和娃子，只有像牲
口一样地给他们劳作，只有像蝼
蚁一样侥幸地过活，而对于情与
爱，就像传说中的苯教圣地魏摩
隆仁，藏族群众心中的圣地拉萨，
那是他们再奢侈不过的向往了。
她与他的情感与爱慕，都深深地
埋藏在心底，虽然没有语言和行
为上的表现，但十多年来，他们的
心永远是相通的。他俩是幸运的，
因为“学巴呷布”的身份，他俩才
有结婚的权利，才成了家，才共同
生活在了一起，而这样美好的事
情，对“得巴劳布”来说，是想也不
能想的事情，他们只有想象着在
来世，他们会轮回过上人的生活，
不会坠入地狱、牲畜、饿鬼界，再
经受这一生的磨难。

但无论遇到天大的困难，他
们毕竟相爱过，他们毕竟相守了，
虽然只有五天半，就是马上死去，
她也非常满足了。

她擦去眼泪，望着眼前她心
爱的人，是了，只要他们在一起，
就是下了地狱，也没有什么困难
能难住他们，他们一样相亲相爱。

冷月落山了，饭冷了，锅庄里
的火熄灭了。

拉斯白姆达有了主意。
他无奈而又深情地对色斯满

说：“巴拉斯底甲尔布不让我们活
下去，我们走，我们走到一个没有
甲尔布的地方去。都是我不好，没
有让你过上一天的好日子，还让
你跟我担惊受怕！走，我们现在就

出发！”
色斯满望着拉斯白姆达坚定

的眼神，看了看一目了然的两间
破屋，家里除了还有一顿他俩结
婚时亲人们送的玉米面，以及将
近一斗的豌豆面外，再没有什么
能带走的东西了。

她把玉米面和豌豆面倒在一
个小布袋里，拉斯白姆达接过揣
在怀里。她再想带几截松光，但拉
斯白姆达摆手示意她不要带，最
后她把几个没有吃完的豌豆馍馍
揣在怀里。两人一起喝完酸菜汤，
掩上几根树枝编成的房门，头也
不回地往漆黑如墨的夜里走去。

琼日的所有道路，甚至于巴
拉斯底甲尔布所属的十六个寨子
的所有道路，就像自己身上的根
根肋骨。拉斯白姆达闭着眼睛也
能摸到，每一条道路都是用他脚
底层层的疤痕磨出来的，每一条
道路都浸润着他一滴滴滚热的汗
水。哪一条道路的哪个地方有一
个休息台，哪段路的哪棵树枝能
助他一臂之力，他都再清楚不过
了。有几段凶险路上的石块还浸
着他的血肉，险些就要了他的命。

漆黑如墨的夜，拉斯白姆达牵
着色斯满的手，两人凭着大脑中的
记忆与感觉，一前一后匆匆而行。
色斯满知道拉斯白姆达牵着她往
哪里走，她紧紧地拽着她爱人的
手，没有一丝一毫的顾虑，就像新
婚之夜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交给
了他一样，今天她又义无反顾地把
自己的道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
了他，任由他牵着前行。

漆黑如墨的夜，他俩分明看
到眼前有一条宽阔的道路，那不
是巴拉斯底甲尔布敲骨吸髓的通
往黑暗的血路，那是一条光明的、
铺满了鲜花的、充满了欢乐的，通
往圣地魏摩隆仁的大道。他俩深
信，菩萨是怜悯他们这些受苦受
难的人的，菩萨是要解脱众生，利
益众生的，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
候，上天会让他们脱离苦海，过上
幸福的生活。

从小长大，他俩没有伤害过
任何人，没有过分地对待过他俩
所遇见的任何牛马猪狗，任何一
个有生命的蝼蚁虫蝇，甚至于一
花一木一石，他俩都视为有灵之
物，常与它们诉说苦难，诉说他俩
的美好愿望。苯布说，万物有灵，
人只有融入万物，与天地草木和
谐共处，才能像运转不息的日月
星辰，如亘古不变的雪山江河，获
得无上的永恒之境。格鲁巴（藏传
佛教五大教派之一）说，在这一
生、这一世你积善行德，下一世你
就会轮回至极乐天界，你这一世
的苦难会换来下一世的安乐。他
俩不求永恒极乐，只求能够像人
一样地生活，只要有一块人生活
的地方，他俩就满足了。

他俩绕过琼日官寨左右和前
面的大道，向上一直走到隆斯库
寨子的松林里，才向前方出琼日
官寨的官道前行，走到山梁后，他
俩顺山梁向下。

只有一个斜坡就到官道了，他
俩既高兴又害怕，手心都沁出汗
来，心里如擂鼓一般咚咚直跳。翻
过山梁，顺官道向下，不过一个时
辰就可到大金川河谷，向上是绰斯
甲和曲青的土地；向下，过巴旺到
章谷，可以到交拉和赞拉甲尔布的
土地，一直通往汉族地方去。

这道山梁是他俩的生死界，是
他俩从黑暗走向光明之门，是他
俩从苦难向安乐跨越的一道坎。
这之前，已经有无数的，像他俩一
样无法活下去的“白头”和“黑
头”，无数次地走向这里。走向这
里的人们，十有八九都被白利拉
姆的狗腿子抓回，不是在行刑柱
上被活活打死，就是被关在生不
如死的地牢里。就是侥幸逃脱了
的，也没有能够走出其他甲尔布
的地界，照样被捆绑回来，照样被
打死或在黑暗的地牢受罪。

这是生与死之界，黑暗与光
明之门，苦难与安乐的路坎。拉斯
白姆达与色斯满紧紧地拥抱在一
起，泪水无声地滚落脸颊。

山风呜咽，黑夜叹息。
走过山梁，他俩的心都要跳

出胸腔了，欣喜的脚步一下子加
快。刚走了几步，脚下一松，他俩
没有了依附，快速向下坠落，向下
不是通往永恒和极乐之道，也不
是人过活的去处，他俩牵着手，直
坠入黑暗冰冷的地狱。

色斯满醒来时，感觉自己的
皮肉好像不在骨架上了，太阳光
无遮无拦地射进她的身体里，全
身上下火烧火燎般疼痛，她低垂
的头已无力抬起，若不是紧紧地
捆绑在柱子上，她已是无法支撑
起自己的身体了。她看到自己的
血，正一滴一滴地掉在积满尘土
的，乌红的地上，与无数的人的
血，混合到了一起。

她使出所有的劲向左右看了
看，除了恶鬼似的满脸狰狞的白
利拉姆的狗腿子的脸，看不见她
心爱的拉斯白姆达，她的头颓然
垂落，一片虚空。

拉斯白姆达发觉脚底松动下
坠的时候，就知道一切都完了，除
了坠入地狱，这段路上没有什么
能使他俩下坠的，四周满是阴森
的黑暗，满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寒
气，满是冤魂鬼魅游荡嚎哭的影
音，满是瞪着血红眼球的得意至
极的狰狞。

眼前红光闪动，像是油锅底
腾起的烈焰，十来个长相异形的
小鬼的脸上，闪动着蓝幽幽夺人
魂魄的光。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
爱人，被四五个恶鬼一阵棍棒打
得皮开肉绽，立时晕厥过去，被倒
拖着回官寨去了。

他欲哭无泪。
他被直接带到了白利拉姆的

寝宫里，炙热的炭火舔舐着他的
血肉，白利拉姆晃动着世间最毒
的喜马拉雅白头蛇的魅影，幽绿
的舌头粘满黏稠的毒液，逼迫得
他几乎窒息。

白利拉姆变幻着娇媚的、惧厉
的脸，像一幕幕急剧变化的戏，在
拉斯白姆达眼前飘浮，红与黑的色
彩占据着整个舞台，他看见戏台
上，血肉模糊的爱人色斯满，用一
双哀怨的眼神，直直地盯着他。

“你要想你的色斯满活着，你
就得听我的话，不然，我会让你眼
见着她生不如死。”“色斯满，我的
爱人她现在怎样了？”拉斯白姆达
听到色斯满，他爱人的名字，突然
抬起头来，急切地问道。“她现在
很好，她今后的好与不好，完全由
你决定。”白利拉姆继续说，“我早
就给你说了，巴拉斯底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哪样不是我的，你与色
斯满难道不是？谁要跟我白利拉
姆过不去，那他只有死路一条。你
俩不是跑了吗，跑得脱吗？我白利
拉姆在巴拉斯底这么多年，还记
不起谁从我手里跑脱过。”

拉斯白姆达像是突然断了
气，颓然跌坐在地上。不屈从他俩
都得死，而屈从呢？他将生不如
死。但，只要，只要色斯满能够活
着，我又有什么呢？我不能给心爱
的人幸福，但我决不能因我而害
了她啊！

“你放了她吧。”拉斯白姆达
无奈地摇摇头，使劲地从嘴里挤
出这句话来。说完，像结束了世间
的一切，安然地合上了双眼。

白利拉姆的侍女将拉斯白姆
达带入侧室，室中心有一个能容
纳两个人的木桶，木桶里的水正
冒着热气。两个侍女开始解拉斯
白姆达的衣带，拉斯白姆达推开
她俩的手。“这些我都会做，你俩
出去吧。”两个侍女对视迟疑，再
看看态度坚决的拉斯白姆达，嗫
嚅地说：“可是，夫人有交代，要我
俩务必侍候好你洗浴更衣。”“我
是什么人？要你俩侍候，难道我连
澡也不会洗吗？”拉斯白姆达平生
第一次非常暴躁地说出这样严厉
的话来。

两个侍女无奈，把一个衣服包
裹放在藏床上，关上门退了出去。

拉斯白姆达怔怔地站在木桶
边，温热的气体包裹着他，眼前一
片蒙眬，他迅速脱掉身上银匠特
有的，带着炭火、铁屑和淬水味的
衣服，一下子跨进木桶里，让水漫
到了他的颈脖处。水温刚合适，不
冷也不烫。

贡布想走出教堂，可他没能迈出这一步，而
是机械地让玛格丽特挽着手走进了早已为他安
排好的卧室。

玛格丽特对贡布迷恋女土司的事非常愤怒，
可当她看到他行刺失败后，在神父面前愧疚和苦
痛时，她却深深地为贡布难过，就像贡布的一切
痛苦都是她自己的痛苦一样。她心中所有不满、
妒忌都已在那刻烟消云散。她蹲在贡布面前，看
着贡布那一张像耶酥蒙难一样难受的脸说：“贡
布，一切都过去了，神父从来也不会计较一个年
轻人的过失。神父说了，对你的一切他都是可以
原谅，你不应当有任何的负疚和难受。”

贡布没有吭声，他希望神父骂他打他，用任
何手段惩罚他，那样他会感觉痛快和轻松，可
是神父却是那样宽容。宽容才是最毒辣的皮
鞭。如果说愤怒的皮鞭抽打的是皮肉的话，那
么宽容的皮鞭抽打的是灵魂。贡布用双手捂住
脸，一直不出声。

玛格丽特焦虑地看着贡布说：“贡布，你怎么
了，怎么这样想不开，你不是康巴汉子吗？康巴汉
子是从来不知道忧虑的。”

贡布抬起头来，看着玛格丽特说：“玛格丽特，
你让我安静一下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休息一下。”

玛格丽特站起来说：“好，我走了，你一定要
想开些，都过去了。”

玛格丽特出了门，过了一阵，贡布站起身走
到酒柜前。酒是不能消愁的，然而酒可以泄愤
和麻醉人，贡布开始无限制地往肚内倾倒烈
酒，最后像一团泥一样倒在了床上。

蒙眬中，贡布感到自己走进了辽阔的草原，
这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他愿意一个人独行，没有
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这时，女土司却出现在了他
的面前，他想起了神父的话，他不想理会女土司，
女土司却笑吟吟地拦住了她。

“你走开吧，我们不是一路人。”他对女土司说。
“为什么要走开？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女土司说。
“不，没有话，神父说了三个原因，所以我对

你没有话说。”
“神父，谁是神父？神父的话能听吗？那是对

你的欺骗。如果一个人连爱的自由都没有，那还
算得人吗？你看那草原上跑过的鹿子，它们多么
自由，它们还可以寻求自己喜欢的配偶，你连鹿
子也不如吗？”

贡布说不出话来，女土司看着他说：“贡布，
我知道你有话要对我说，那天在猎场上没有说出
来的话，现在可以说了。”

“我真的能说吗？你真的要让我说这样的话
吗？我说出来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女土司微笑着说。
“我说出来不会白说吧。”
“不会。”女土司笑得更动人了。
贡布决定不听神父的忠告，对女土司说：

“我喜欢你，你是世界上最聪明漂亮的女人。我
知道有许多男人都喜欢你，他们都在竞争着想
要得到你，可是我不怕，不管有多少艰难都改变
不了我爱你的决心。”

女土司问：“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女土司，请你相信我，为了你我可

以献出我的一切。”
贡布说着走上前去，拉住女土司的手。女土

司却说：“你不能这样，神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
“不，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一直朝前走，就

能走到要去的地方。”
女土司说：“你看那是谁来了……”
贡布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看到。回过头，却

发现自己抓着的不是女土司而是玛格丽特。此时
的玛格丽特比任何时候都有女人味，玛格丽特倒
在了贡布怀里……

贡布从蒙眬中醒来，他睁开惺忪睡眼，吃惊
地问：“玛格丽特，怎么会这样。”

玛格丽特从床上爬了起来，温柔地说：“你睡
得很好，贡布，我们已经整整睡了一个晚上。”

贡布回忆着梦中的一切，接着他又想起自己
喝了许多酒。他知道这一个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
看着玛格丽特的长发披撒在自己的胸口，起先非
常地懊丧和气恼，很快他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要说贡布与玛格丽特的感情，应该是青梅竹
马，两小无猜。

当年，汤姆从康巴高原带走的这两个孤儿，一
个是纯粹的康巴人，一个是混血儿，从小到大他们
都没有分开过。虽然没有人点明过他们的关系，可
他们在心里都默认着对方是属于自己的。这一切，
似乎是汤姆早就给他们制定好的，这一点贡布也
没有在心里否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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